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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海冰河

老 臣　

一

孪生兄弟攀登、攀跃，气喘吁吁奔回海边的时候，鹅毛

大雪已落得纷纷扬扬，整个世界一片雾茫茫的白。他们在

冰沿上收住步，呆愣住了。冰车呢？他们的冰车呢？不见

了，不见了，飘飘洒洒的雪花抹平了海面上全部的裂缝，他

们早晨登陆时掩藏冰车的冰隙无影无踪。

“哥，哥⋯⋯”攀跃眼睛里涌出泪花，他不知所措地望

着和他一般高矮、一个模样的哥哥。黄昏已经提前来临，

铅灰色云层把天空压低，哥哥攀登的团团脸在狗皮帽子下

呈现出雾色。

“走，找找吧。”攀登没忘记自己是哥哥。虽然他只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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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弟早来这个世界四十二分钟，但即使陌生人也一眼就能

认出他是哥哥。大概是因为他始终扮演哥哥的角色吧。

“咋找呀？”攀跃的眼泪就要摔下来了。雪花扑在脸

上，仿佛乱撞的蛾子，让他狗皮帽子间裸出的半块脸痒痒

的。他想哭。

攀登不理弟弟，大步迈上凝冻的海面。脚下一滑，他

棉胶鞋里的趾头赶忙扎撒开，加强和地球的联系。他大概

辨出了方向，海滨有座凉亭，六个檐角缺了一个，缺角正指

向他们掩藏冰车的地方。他用手遮着前额，瞄着那个模模

糊糊的断檐，用脚趟着雪走，滑溜溜的。忽然，鞋跟儿一

硌，他知道踩到了冰缝，猫腰去掏摸。雪凉沁沁的，但冰缝

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撩了满把腥气。

“没埋这儿吧？”攀跃直着身问。

攀登不答，只管沿冰缝向前，划一路不规则的曲线。

雪沟犁出五六丈远，并没有惊喜的发现。

“肯定是让人偷走啦。”攀跃嘟哝着，学着哥哥的样

子，沿冰缝向另一个方向走。他也一无所获。

攀跃站起身，回望陆地，缺角的凉亭更加模糊。他瞄

着断角，又往海深处走。脚再次趟到一道冰缝，他扒开浮

雪去寻找，仍是一无所获。

雪花扑簌簌落着，海滨空空荡荡。夜色已悄悄地撒落

硕大幕布。攀登望一眼弟弟，回头望海的深处，瞄准方向，

碎步向前跑去。

“哥，咱就这么回家？”攀跃跟在哥哥后面，重复着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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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的动作。海岛上的孩子都有跑冰的经验，脚板起落要

稳，步子不能拉大，否则，冻海摔起人来毫不客气。

“快跑吧。”攀登说，步子慢下来，等弟弟和他挨肩时，

再一同加速。

“哥，二十多海里呀，滑冰车也得一个小时。”

“快跑！”攀登说。

攀跃闭紧嘴。顶着风雪，一张嘴呛得嗓子眼儿辣丝丝

的。

夜幕下渤海辽东湾冻得硬邦邦的冰面上，两个一模一

样的少年，在风雪中奔跑出雪鹿似的姿态。

二

海岛那么遥远，遥遥无望。

雪越落越猛。冰面上不时传来“咔咔”的冰冻声，让

人心惊肉跳。“扑簌簌”的雪声四下里喧哗，让人听觉麻

木。宽阔的冻海混沌一片，雪雾蒸腾，挟裹着海洋深处刮

来的潮气，有些发苦。孪生兄弟跑到冻海深处时，身上已

蒸腾出黏黏的热汗。他们先是打开紧捂着的两扇狗皮帽

耳朵，然后又敞开紧裹的腰带，但潮气仍从周身每一个毛

孔中渗透出来，整个人好像变成一个滚烫的锅炉，要散尽

全部的热量。

“哥，咋还不到呀？”攀跃气喘吁吁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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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跑吧，会到的。”攀登应着。他在默默数数，一步一

步，但数着数着，就忘了自己数满多少个一千，反正已经离

大陆老远老远了。黑暗中一片迷茫，海岛的影子迟迟不肯

出现。

“咕咚 ”身后传来一声响，是攀跃摔倒了。攀登

赶紧收住步，双脚前滑一丈多远才停下来“。弟，弟！”他

冲身后喊。攀跃“唉哟、唉哟”叫着，在黑暗中爬了过来。

“你，没摔咋样吧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好，快过来。”

攀跃过来，哥哥赶忙去卸弟弟肩上的背包。弟弟挣扎

了几下，背包还是到了哥哥背上。

“快跑，该到家啦。”哥哥说。

“咱妈说不定咋着急哩。”弟弟拖着哭腔说。

“那咱更得快跑。”哥哥说。

于是，孪生兄弟手牵着手，冻海在脚下动荡起来。

但海岛似乎变得十分遥远，咋就不能几步跑到呢？晴

天里望，大陆上的铁塔、楼群都那么清晰，夜里，还看得见

首山顶上一闪一闪的航灯。兄弟俩早晨登陆时多么轻松。

木头冰车的钢条在光滑冰面上犁出清脆的响声，冰锥舞

动，风在两人耳边“呼呼”刮起。玩笑之间，他们就跨过了

遥遥冻海。出门时，东方刚泛红，登陆时，日头刚好在海线

那边冒嘴。可是，离开冰车，海路就突然拉长，很长很长。

“哥，你说，咱妈在干啥？”攀跃牵着哥哥的手，气喘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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吁地问。

“早把被子给咱焐好啦。”攀登也气喘吁吁地回答。

“我到家就往热被窝里钻。”

“噢。”哥哥应，他也想到了家里的土炕，温暖地散发

出沙土的甜腥味儿，仿佛冻海开化时的春天的气息。

“哥，咋还不到啊？”

“别说话，跑。”

大海在冰下喘息，不时撼动着，发出憋闷压抑的“啌

啌”响声⋯⋯

三

攀跃再次摔倒的时候，攀登才相信了自己的感觉：他

们迷路啦！

没有表，但凭与爹夜渔的经验，按他们疲惫的程度掐

算，早该踏上海岛啦。可空气中没有海岛特有的土腥味

儿。雪花照样团团卷卷，天空低低地压着，冻海无边无沿，

海岛杳无影踪。

“哥呀！”攀跃大哭起来。

“孬种，起来！”攀登去牵弟弟的手。但攀跃仿佛一汪

泼在冰上的水，生了根，哥哥没能拖起他。

“你找死呀！”攀登大骂。

“哥呀，咱再也看不见妈啦！”攀跃瘫坐在地上，干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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嗓子嚎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哥哥去踢他。弟弟终于摇摇晃晃地站

起身来。

“咱往哪里走呢？”攀跃在风雪中叫。

是呀，往哪里走呢？攀登抽搐下鼻孔，突然嗅见一股

熟悉的腥味儿，那是久违了的海水的气息。少年打个冷

颤。水腥味儿和土腥味儿不同，久居海岛的人都有这种经

验。难道挨近了海水吗？海湾是封冻的，但距陆地四十海

里以外，海水只结冰凌，没有冻严，冬天苍白的阳光下，发

出苍绿的颜色。越贴近海水，冰面越薄，人踏在上面，随时

会随浮冰一起塌陷。

“快，起来，往回走。”哥哥叫，连拖带拽，和弟弟一起

踉踉跄跄往回走，冰雪上有他们新踩出的脚印。

雪花搅拌成尘雾，在无遮无拦的冻海上撒泼打滚。潮

湿的雾气迈着猫一样无声无息的脚步，四处窜跃。雪尘似

乎想把雪面彻底抹平。旧脚印越来越模糊，他们走出一

段，面前便只剩下平展的空旷。

“哥，咋走呀？”弟弟的身体打着抖颤。

是呀，咋走呢？他们伫立的地方，一面是大海，一面是

陆地。阴郁的天空，飞舞的风雪让他们失去了方向，辨不

清东南西北。他们的家，那个小小的海岛，好似一叶丢失

在茫茫大海上的舢板，让他们往哪里去呢？

攀登摘下帽子，雪花立刻扑在光脑瓜上，并马上融化。

他想嗅见水的腥味儿。从陆地启程时，辨得清是南风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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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，背风走肯定能登上大陆。但谁知是否已变了风向呢？

十二岁的哥哥也颤抖起来，心里乱得像是长满茅草。但他

努力咬紧牙，不让牙齿磕打出响。

终于，攀登再次捕捉住海水的腥味儿，那是海洋的气

息，散发着鱼类和扇贝的体香。他重新戴好帽子，往相反

的方向走去。

于是，冻海又在两双脚下颤动起来。

四

孪生兄弟双双摔倒的时候，风势正在减弱。大片大片

的鹅毛雪变成雪糁子，天空仿佛巨大的筛箩，雪粒砂子一

样生硬，打得皮肉生疼。他们趴在冰雪上，久久不动。

“起来，弟。”哥哥叫。冰冻的大海仿佛加大了对身体

的引力。攀登看见阳光在头顶上照耀，他和弟弟亲手堆塑

的雪人，正在吱吱地消溶。难道自己也要变成一汪水，成

为冻海的一部分吗？

“哥，哥，我起不来，起不来呀！”攀跃在叫。他没有

哭，自打接受了迷路的现实，他就不哭了，仿佛一夜之间长

大了许多。

兄弟俩躺在海冰上，雪正在覆盖着他们。两人距离一

丈多远。哥叫“：弟，来呀！”弟弟叫“：哥，来呀！”两个少

年，像两条在冰上挣扎的鱼，都探出手，都往一起够。雪雾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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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团卷卷，迈着猫一样轻的脚步，诡秘地望着他们，包围他

们。

两双手终于握到一起。哥说“：弟，起来！”弟说“：哥，

起来！”孪生兄弟相互支撑，终于在风雪之中站立起来。

“哥，咱是在哪儿？”

“海上。”

“离咱家多远？”

“不远。”

“咱喊吧，喊咱妈。”

“喊吧。”

于是，雪中的冻海之上，响起兄弟俩的喊声。
”

“妈
”

“妈妈

喊声随雪尘团团卷卷，很快就随黏稠的雪雾一起冻在

海面上。

风停啦。雪粒子不再抽打得人皮肉生疼，天变得冷冽

起来。那是潮腻腻的寒冷，透着一股浸人肌肤的潮气。但

是，兄弟俩却在这时发现了希望。不远处，海面上突起一

个硕大的鼓包。攀登马上想到，那里有一座冰窟。海面上

有许多这样的冰窟，那是礁石形成的。大海封冻时，先是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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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面上结满冰凌，涨潮时，给海浪推送，在礁石上堆积。随

着寒冷的加剧，冰凌越聚越多，突起的礁石上就突起巨大

冰坨。随着潮涨潮落，海水贴着礁石上浸，在冰与礁石之

间，形成隔离层，就是冰窟。

兄弟俩相互掺扶，走向冰窟。果然，他们扒开浮雪，哥

哥用脚一踹，身体随着冰块子塌陷下去，落在了礁石上。

他一阵喜悦，赶紧叫“：弟，下来！”于是，兄弟俩都躲到里

面。潮水落去，礁石湿漉漉的，发出沁入肺腑的腥味儿，透

出暖洋洋的气息。

“哥，这是哪儿？”攀跃紧贴着哥，问。

“大海呗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是大海吗？”攀跃嘟哝道，他不再说话，

想坐在礁石上，沉沉地睡上一觉。但他身体软下去时，屁

股上挨了一拳“。别坐下，你找死呀！”哥哥吼。

“哥，我，好饿！”攀跃小腿打颤，努力站稳。这座冰窟

不大，刚好有他个子那么高。

攀登叫一声，赶忙摘下书包。他去里面掏面包的时

候，也掏到了蜡烛，十二根，整整十二根呢！还有火柴，一

种特制的杆儿长长的火柴。

哦，原来，那是他们的生日蜡烛，那火柴也是为点生日

蜡烛特意购买的。

他们购买蜡烛和火柴纯属偶然，但正是这偶然给了他

们希望，使之与黑暗、寒冷、恐惧抗争下去。

事情的起因是一次“手拉手”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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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岛小学与大陆县城第二小学结成了“手拉手”的关

系，作为五年级学生的攀登和攀跃，因此拥有了一个硕大的

书架。那是县二小五年级一班全体同学捐赠的。海岛五年

级学生只有孪生兄弟两个，那些书当然全部成为他们的财

富。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呢，足足有三百本。

该回报城市同学点儿啥呢？兄弟俩开始积攒各种各

样的贝壳、漂亮的海星星、五颜六色的石子，并且悄悄酝酿

一次大陆旅行计划。寒假的第三天，他们终于有了这次大

陆之行。

他们掩藏好冰车，走进县城，找到第二小学，正好遇见

值周的五年级一班同学。值周的同学十分高兴，马上打了

许多电话，通知海岛来客的消息。空荡荡的五年级一班教

室，很快变得热闹起来。有一位叫鲁冰冰的女孩儿这天过

生日，为了欢迎海岛来客，她特意把晚上举办的生日晚会

改到了中午。拉上窗帘，点亮烛光，海岛少年在新鲜的生

日祝福歌中陶醉啦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⋯⋯”他们用唱拉网

号子的嗓子，和城里同学一起唱歌，一起鼓掌，看鲁冰冰鼓

起嘴巴，吹灭十二根生日蜡烛。就在那烛光之中，他们想

到了自己的生日。那个叫鲁冰冰的女孩儿，只比他们大一

天。第二天就是兄弟俩的生日，差点儿给忘掉！

兄弟俩以前是怎么过生日呢？妈妈不过是给他们每

人煮两个红皮鸡蛋。城市女孩儿的生日烛光，让他们发现

了生日的快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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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别“手拉手”朋友，孪生兄弟走上城市的街头，他们

都产生了那样的想法，就是也给自己搞个生日晚会，也点

燃十二根蜡烛！

可是，在买蜡烛之时，兄弟俩发生了急执。弟弟要买

小巧的红红绿绿的生日蜡烛，哥哥则想买十二根茁壮的红

蜡烛。当然哥哥的意见正确，十二根红蜡烛吹熄之后，还

可以在停电的日子照明，一举两用。尽管弟弟嘟哝不点生

日蜡烛没意思，可还是心里透着股高兴劲儿，毕竟会有烛

光摇曳的生日晚会啦。为了讨论谁先吹灭蜡烛，小兄弟俩

甚至在城市街头争吵了一会儿。不过，他们很快统一了意

见，那就是一齐动嘴⋯⋯

冻海之上，攀登摸着蜡烛，心里立刻亮了起来。他颤

抖着手，抖嗦嗦擦燃火柴。火苗蹿跳着，照亮了两张一模

一样的面孔。

蜡烛着了，照得冰壁晶莹剔透，照得礁石发出湿润的光

泽。兄弟俩在烛光里对视一眼，发出了一模一样的笑来。

冰窟之外的风雪，离两个少年远啦。

六

孪生兄弟开始吃面包。那是县城推板车的小贩卖的

粗糙的面包，虽没有洁白的奶油，仍然在冰窟里飘散出醇

香的气息。他们吃几口面包，探手去外面抓几把雪，寒冷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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疲惫、凶险、绝望，一切不祥的感受，都离他们远啦。

“哥，鲁冰冰的手真白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她说话咋那么轻呢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哥，现在该到咱的生日了吧？”

“到了吧。”

“咱妈说不定咋着急呢。”

“噢 ”攀登应付着弟弟。平日里就是这样，在快言快

语的弟弟面前，他总是显得有些沉默。

“哥，咱唱那支歌吧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

⋯⋯”攀跃忽然唱了起来。唱着唱着，他脸上浮现出陶醉

的神色，仿佛回到了城市的生日舞会上，看见叫鲁冰冰的

女孩儿鼓着红润双唇，一口气吹熄十二根彩色的蜡烛。

可是，烛光中，攀登停止了咀嚼，撩起狗皮帽耳朵，贴

近冰壁聆听。

“哥，咋的啦？”攀跃问。

攀登三口两口吃下面包，没有吭声。他麻利地收拾好

背包，借着烛光，找到一块水桶般大的冰块，搬过来，轻轻

敲打。冰屑纷纷落去，冰块渐渐成为空心。弟弟马上明白

了哥哥的意图。

“嗵，嗵，嗵 ”终于，攀跃也听见了冰壁上透过的闷

响，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像哥哥一样严峻。

“涨潮啦？”弟弟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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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涨潮啦。”哥哥应着，努力控制住内心的紧张感。

“噢⋯⋯”弟弟没有慌乱，只是轻轻地点点头。

潮水涌荡的声响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响。

七

孪生兄弟被漫上来的潮水逼出冰窟，重新回到空旷的

海面。

雪落得越来越稀疏，雾却更浓了，在少年身边，它们仿

佛拥拥挤挤的猫群。

衣服、帽子，全让汗水打湿了，两人站在冻海之上，觉

得格外湿冷。但他们没有恐惧，因为一柱冰灯与之相伴。

蜡烛燃烧着，把水桶般粗的冰柱映得晶莹剔透。雾气中，

火苗烧得蔫蔫的，似乎随时会被洇灭，但毕竟透出一股暖

洋洋的气息。

兄弟俩已经商量好啦，他们准备在冻海上熬过这一

夜。四下里一片黑暗，浓雾中似乎隐藏着万重凶险。他们

不能再盲目地去寻找海岛和大陆，那样只能使处境更加危

险。

可是，夜冗长得无边无际。烛火虽驱走黑暗，他们仍

觉得心里恐慌。潮声在冰下涌荡，冻海似乎随时会瓦解成

无数碎块。

家在哪儿呢？听不见妈妈的呼喊，嗅不见土炕温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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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息，兄弟俩那样孤立无援。他们怎么熬过漫漫长夜呢？

“哥，我好冷！”

“弟，咱跑步吧！”

于是，冻海上又响起了小哥俩的脚步声。冰灯在礁石

顶上的冰块上闪烁，兄弟俩围着火光，绕圈儿跑。一圈又

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半尺厚的积雪渐渐踩实，变得溜滑，烛

光闪闪，冰圈仿佛一个巨大的水晶环。

“哥，我困。”

“弟，现在是咱俩的生日。”

“天，啥时亮呢？”

“咱俩是凌晨生的，我比你早落世四十二分钟。”

“十二年前的这时，有咱俩了吗？”

“有呀！”

“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“弟，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冻海上，响起了两个少年的歌声。

雪在歌声中弱了，但雾却把天与海搅得更加混沌。烛

光中，雾气是无数颗窜动的细密水珠，不，是冰珠，团团卷

卷，不时闪动道道细小的、游动的霓虹，时而出现，时而熄

灭。

“哥呀，我好想睡觉。”

“弟呀，快唱，唱呀！”

“哥，我困。”

“弟，你听，妈在给咱鼓掌，鲁冰冰也在鼓掌！你听，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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爹，在南海的大船上，也听得见咱的唱！”

“哥，我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⋯⋯”

八

蜡烛燃烧着，越来越短，终于变成一汪凝固的红泪。

海面上又是一片黑暗。已经烧掉了三根蜡烛，烛火仍未能

把天空和大海点亮。雾气也仍然稠浊。

攀登在蜡烛熄灭的时候跌倒在冰面上。弟弟没有听

见哥哥摔倒的声响。事实上，哥哥也没有发出声响，他倒

下时，仿佛泼洒了一碗水，他倒得轻柔，无声无息。

“叭叽！”攀跃绊在哥哥身上，也摔倒了。

“哥！”他叫了一声，可是，没有回音，哥哥像一堆软

泥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
“哥呀！”弟弟摇着哥哥的手臂，大叫。

“噢。”哥哥发出的声音，像一声虚弱的叹息。

“哥，哥呀！你起来，起来！”弟弟努力拖拽哥哥，但哥

哥仿佛冻在了冰上。

“弟，火。”哥哥虚弱地叫。

“火柴，哥，火柴在哪儿？”弟弟冻僵的手去掏哥哥的

口袋，但是，他没有摸到那印着长胡子老头儿的特制火柴。

“火，火！”哥哥叫着，想爬起来，但他觉得仿佛给抽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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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筋骨，使不上力气。

弟弟在冰雪中寻摸，在哥哥的脚边，摸到了硬硬的火

柴盒。原来，哥哥眼见烛火将灭，下意识地去掏火柴，可脚

下一滑，跌倒了，火柴失落在脚下。

“火，火！”哥哥的叫声里，火柴在弟弟僵硬的手中擦

燃，冰灯重新点亮。摇曳的烛光中，弟弟搀扶起哥哥，两人

一同奔跑起来。

“哥，别躺下！”

“弟，不躺下！”

“咱唱歌吧！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⋯⋯”

微弱的歌声在冻海上响着，充满震撼的力量。

他们又一次摔倒了。哥哥大口大口地去吞雪，弟弟也

大口大口地吞雪，嘴巴边都长了白色的冰霜，像两个白须

老人。他们相互望望，都笑了，相互支撑着，又一次站了起

来⋯⋯

九

大风又刮起来啦。

浓雾仿佛夏雨欲来时的乌云，冻海上浮雪扬撒，雪烟

旋转，风声凄厉。潮水在冰下撞击，发出沉雷般的闷响。

烛火闪耀，照出风的狰狞，映出雪的凶猛。一股旋风骤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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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下子把冰灯埋住半截，烛光渐渐弱了下去，火苗小得像

一滴眼泪。小兄弟俩赶紧扒开积雪，让空气透进冰罩中。

火苗蹿了几蹿，又拔高了一节。

小哥俩相互支撑着，又开始在烛光里舞蹈。

那是最动人的舞蹈，脚步踉跄，却不停息；身影摇晃，

却不肯倒下。少年兄弟俩不仅仅需要战胜风雪、寒冷、恐

惧，更要战胜自己。困倦、疲惫随时会把他们打倒，假如没

有烛光照耀，没有两个生命的相互支撑，他们的舞姿又会

怎样？雪与雾笼罩着他们，烛光仿佛是舞台灯，映照一场

惊心动魄的演出。

他们想像着城市有暖气的教室，有洁白面孔的同学在

唱着祝福的歌曲；他们也想像着爹爹，在空旷的大海上，摇

一叶舢板夜渔；他们也想像着妈妈，把电灯移到窗前，照亮

他们回家的鹅卵石小路。身边的世界因此亮如白昼。

烛光一闪一闪，那是对黎明的呼唤⋯⋯

“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“弟，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两个少年，就这样在凝固的波涛上舞蹈着，寒冷远离他

们的身体，恐惧躲进雾的深处，并且，黎明悄悄地来临了。

“哥，我想妈！”

“弟，我也想妈！”

“那么多书还没看哩，哥。”

“咱有时候看的，弟。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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